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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杨洋、满亚文

不慎将购买方正园小
区A区13#-1-2303
室的房款收据丢失，
收 据 号 ：
NO.7391944， 日
期 ： 2019 年 6 月 5
日，金额：伍拾万元
整

（￥500000.00），声
明作废。

▲刘传启不慎将
站前鑫苑 B494 号车
位款收据丢失，收据
号:N088893636，
日 期:2023 年 06 月
07日，金额:陆万元
整(￥60000.00)，声
明作废。

▲枣庄市薛城区
周营镇总工会在银行
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
证 丢 失 ， 核 准 号:
J4540000953001，
声明作废。

▲吕艳红、张红
均不慎将与枣庄市市
中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签订的关于被拆迁地
点为:新阳里,补偿地
点为陈庄花苑2#楼1
单元 1503 室的房屋
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安
置协议丢失，声明作
废。

▲马士兰不慎将
与枣庄市新中兴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的关于被拆迁地
点为：长青东里 2-
15,补偿地点为:东
花园三期7号楼东二
单元四层东户的拆迁
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丢
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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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睡醒来之后，陪伴我的是满屋子温
暖又透亮的光阴，一年的日子像是一尾尾
小鱼在岁月的长河里倏忽就不见了。看
着凌乱的屋子，就像是年末凌乱的心情，
真有种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的感觉，“一向
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啊，似乎还
没有认真和往事干杯，我已经被岁月甩到
身后。这一年就这样决绝地走了，我被遗
弃在苍茫的时间的狂野上踽踽独行。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回忆只是一个苍
凉的手势了。如今真的越来越能体会到
夫子在川上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的心情，有多少的无奈与悲怆在其中。在
匆忙的岁月的长河里，谁不是被时光的泥
沙裹挟着一路向前，甚至都慢待了岸边的
风景。此刻，隔着两千多年的光阴，我似
乎感觉我和他就隔着一条河，此岸是我手
足无措的焦灼，彼岸是他白发苍苍的模
样。有他的文字摆渡，我感觉和他一直都
没有走远。

也许时光对每个人，就像是童年我们
手心里的那一颗糖果，不管怎么精心咂
摸，都会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回味。

站在窗前，其实扑入眼帘的依旧是熟
悉的风光，楼群、在楼群里单薄清瘦的树
木，枯黄的草坪，树下奔跑的流浪猫……

这个冬天，没有像模像样下过一场
雪，似乎觉得北方的冬天越来越不像冬天
了，有时候温暖的阳光像是一枚春天的书
签，有点不合时宜，可是谁又能拒绝那份
温暖的情义呢？就像是春天拒绝不了绿
意，秋天拒绝不了细雨，这都是大自然的
恩赐。

闭上眼睛，玻璃过滤走了那点淡薄
的冷清，温暖像是一件贴身的纯棉的内
衣，有一种说不出的熨帖，我似乎嗅到
了阳光的清香，冬日的阳光就是如此奢
靡，总会滋长出太多绵长的思绪。有时
候，我也喜欢如此散淡而又慵懒的慢时
光，这样的时光何尝不是生命中最美的
时光。

我喜欢这样的午后，真有一种“偷得
浮生半日闲”的那份窃喜和随意，这一年，
就如一首歌中所言：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
何生活总是这样……可是，不这样又能怎
样，总有一天，我们在匆忙的岁月里都把
自己活成了平凡人，并且安于平凡。

走出楼栋，天地的视野还是一片清
明，我真的想到了朗朗乾坤，昭昭日月，这
是何等明朗的一个午后。清风吹过岁月
的流苏，时间都去哪儿了？阳光扑面而
来，不知道是她拥我入怀还是我主动投怀

送抱，我们从不深究，因为在爱的世界怎
么能做到泾渭分明？谁主动一点是因为
谁爱得多一点。

踩着一路的阳光，真有种云淡风轻
的感觉，偶尔还有鞭炮声传来，还嗅不
到淡淡的火药味，可是似乎嗅到了年的
味 道 了 。 空 气 里 似 乎 弥 漫 着 淡 淡 的 甜
味，这是不是年末的味道？还是阳光的
味道？好像一缕缕阳光都被岁月的巧手
做成了一个个棉花糖，蓬松而又暄腾，
我嗅到了来自岁月的芬芳，光阴变得格
外蓬松。我又好像踩在大朵大朵的棉花
上，习习凉风吹来，真有“浩浩乎如冯
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
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觉。其实我一
直没有见过棉花盛开的样子，我想棉花
定是最柔软的花朵，也许是白云打盹落
在地面，在地面落地生根，自然开出了
洁白纯净的样子。

我想把思绪拉长，在岁月的河流里溯
流而上，回忆里那朵浪花会溅湿我的脸
颊。想了想，阳光温暖，岁月静好，过去的
日子都像是乖巧的孩子，没有给我的生活
制造太多的麻烦。不过，所幸的是这一年
慢慢远离了酒，似乎更接近了我想要的生
活。想想十多年对酒当歌的日子就这样

懵懂地过去了，有时候感觉喝一场就送走
了一个春秋，酒后的虚无和荒诞感如今已
慢慢剥离出了我的记忆。十多年，就像是
一场不合时宜的恋爱，分分合合多少次，
这一年总算是掰扯清楚了，也许缘分已
尽。它在别人的世界里喧嚣，我在我的光
阴里安好。

喜欢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时
光也慢下了脚步，看街头清瘦的树木上顶
着星星点点的阳光，像是鸡皮鹤发的老人
蹲在街头晒着太阳；看脚下成群的麻雀在
欢呼雀跃，灵巧的身影躲过了岁月的碾
压。我也偶尔买喜欢的书，买打折的衣
服，这些都带给我满满当当的快乐。闲散
的时光就像是突然收到的一笔稿费，可以
随心所欲地花。

这一年，很多的时光我依旧把自己放
置在文字里，在文字里取暖，用文字照亮，
喜欢文字带给我的贴心贴肺的暖和蚀骨
的痛。文字总让我有所期待，可是不会受
伤害。这么多年，文字是我的软肋又何尝
不是我的盔甲。

过去的日子，我没有忍心去小结，好
像我没有给岁月交上这份年终总结，新的
一年就有点仓促甚至唐突。所以脚步到
了新的一年，心始终还在过去的岁月里流

浪。想到这里，我也哑然失笑，人都会聊
以自慰，尤其是在文字里安身的人更是如
此。

零零碎碎敲下这些文字，算是对旧时
光的一个交代，接下来的行程，依旧匆忙，
我会珍惜生命中的温暖，当然，我也会把
薄凉当成茶点，因为都是生命中的补品，
不去埋怨，不给未来太多的许诺。清醒过
好每一天，烟火的生活是我的道场，一地
葱皮的日子就是最好的修炼，我就要那么
一份妥帖的时光，记忆里的芬芳依旧暗香
盈袖。

岁末，我蛰居在这个冬日的阳光里，
思维像是一只慵懒的小虫，慢慢蠕动，慢
慢看沿途的风景。也许文字不会照亮我
未来的日子，可是也安置了那么多流离失
所的时光，我且行且吟……

就如此刻，在慢下来的时光里与往事
对坐，那些慈悲与懂得，就如这一抹暖意，
温暖了我身后日子的薄凉。很多时候，岁
月是一条河，不管你愿不愿，都得随波逐
流。生活就是一湾水，清澈抑或浑浊最后
都学会了随遇而安。

我就这样爱着面前的山河岁月，爱着
眼前的人来人往，爱着支离破碎的旧时
光。

岁末，念暖 □章桂云热眼观世

零零碎碎敲下这些文字，算是对旧时光的一个交代，接下来的行程，依旧匆忙，我会珍惜生命中的温暖，当然，我也会
把薄凉当成茶点，因为都是生命中的补品，不去埋怨，不给未来太多的许诺。

6月的一天，我早起遛弯，看到一位
大娘在卖脆瓜。老人家年过七旬，守着
一个用两只化肥袋铺成的“摊位”，上面
摆着十五六个大小不一的瓜和五六十头
鲜蒜。

这瓜儿我很熟悉，一眼就识得那是
38 年前“搭救”过我的“花皮脆瓜”：
白绿相间的皮色，疙瘩狼球的表面，大
小不一的个头，一看就是农家自种的土
货。

1986 年 8 月 10 日，我当时十九岁，
还在山东省林业学校读书。那时正值暑
假，这一天突发奇想，要圆一个儿时的梦
想：探一探村北的钜龙河的源头究竟在
哪里？

于是，背上学校配发的黄色军用书
包、水壶和一把果枝剪，装上两张卷好咸
菜的大鏊子煎饼和一壶热水，就以村子
对面河北岸的东集河北村的城顶（梁王
城）为起点，开始了考察行程。

我逆流而上，一路逢庙必拜，遇泉辄
尝，见碑必录，赏其风景，访其民情，穷究
花草树木分类，不觉间访过了城顶关帝
庙、神山北极庙、灵泉保寿禅院、东集河
北扳倒井、孟庄大泉、两河岔分流处、东
凫山分流处等诸多场所，直至东凫山乡

（现凫城镇）境内的两个水库源头，方解
儿时的困惑，心中大喜而归。

归时时已过午，所带食物早已告
罄。饮水虽然自有沿途各色泉水供给，
不消犯难，但食物实在难觅。因为当时
的市场经济尚属萌芽，乡村里根本没有
餐馆或其他食物供应，加之我一直沿河
行走，甚至没有遇见一个代销店。到了
下午四点多，我已是食尽肠饥，腹鸣如
雷，力竭难行。

五点左右，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地方，
我走到河边高崖上的一块瓜田，遇见了
一位看瓜的大娘，老人家看我面露饥色，
遂慨然赠瓜两枚，食后方得再行二十余
里归乡。

大娘年约六旬开外，慈眉善目，隐约
有菩萨之风，至今音容宛在。

38 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个不更事
的少年，现在已经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
汉。岁月静好，事过境迁，但人言受人滴
水之恩没齿难忘，而我居然忘记了这件
事情，实在是令人惭愧。

望着卖瓜的大娘和如此熟稔的花皮
脆瓜，我蹲下身来，把大娘的瓜和蒜都

“包了圆”。我把瓜菜拿回家后，妻好奇
地问：“怎么买恁多？”

我笑着答道：“这瓜忒甜，不容易碰
到的，多买些放起来慢慢吃。”

妻尝了一小块瓜，微蹙眉头，说：“不
太甜啊？”

我答：“每个人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我就觉得好吃嘛。”

妻没再搭话，把剩下的瓜留了几只
在厨房，其余的都放到了冰箱里。

到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还
是在那个高高的崖头上的瓜田里，我坐
在那只只有拃把高（鲁南俗语，意为手掌
张开时拇指到中指间的距离，约有20厘
米）的小板凳上，边香香甜甜地吃着一只
花皮脆瓜，边瞟着身边小桌上的另一只
花皮脆瓜。场景里唯独没有那位送给我
瓜充饥的看瓜的老大娘。

妻被我抽泣的声音惊醒了，推醒我
问：“做的什么梦啊？这么伤心？”

我答：“梦见有人抢我的瓜吃了。”
妻笑了：“都在冰箱里呐，没有人抢

的。”
起床后，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

《夜梦所得》：前夜入梦少年郎，徒步钜龙
穷短长。天晚人疲饥肠鸣，河畔寮棚遇
大娘。殷殷相问辨食荒，赠瓜两枚得还
乡。三十八年恩难忘，至今梦游有瓜香。

自从做了那个吃瓜的梦之后，我就
常常想，该不是那位当年赠瓜的大娘托
梦给我吧？走过的路，不会回来。错过
的路口，也只能闪现在梦里了。

如今38年过去了，老人家现在该有
近百岁的高龄了吧。2008 年和 2010
年，我又两次徒步考察钜龙河的水岸生
态和文化古迹，但都没有遇见那间河边
高崖上的看瓜草棚，更不用说见到那位
一脸菩萨像的亲爱的老大娘了……

不知道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我相信，老人家一定很健康地幸福

地生活着。像她这样善良的人，会很长
寿的，会的，肯定会的……

记得当年吃瓜的时候，我觉得那两
只瓜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一直到现
在我再也没有吃过如此香甜的瓜了。也
就是从吃过瓜的那一刻起，我学会了记
住他人给予自己的点滴之恩，忘记了自
己给别人的些许的举手之劳。

世界上有数不清的人，每时每刻都
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而这些纷杂的
人和事，都有一个机缘让他和它意外相
逢。我要致敬人生路上遇到的每一位朋
友，怀念是一剂良药，能够医治好麻木的
心灵和创伤；感恩是一缕温馨的春风，能
够让荒芜的心田遍开鲜花；回忆是一把
神奇的牛角梳子，能够理顺了岁月麻团
般的经历；分享是一碗温润的羊汤，柔化
了逐渐硬化的心肠……

又念花皮脆瓜香 □安广池生活况味

我的大学同学，至今还有联系的，就只有老
许了。因我不好主动联系人，常常是老许主动联
系我。

我们虽是大学同班同学，但最初几无来往，
碰面也就点点头而已。和我同一宿舍、也是老许
高中同班的郗君，跟我提起老许，总说他性格乖
张，好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但有文才，高中时
即有小说在报刊发表。我本爱好文学，喜有老许
这样的同道在，即心存结交之念，但一想到郗君
的话，觉得彼此性格几有天壤之别，恐难相处，
也就此念泯矣。

后来，系里成立文学社，我担任社长，老许
则是副社长，这样接触便多起来，但所谈也都是
有关办刊之事，并不及其他，我们也从未在一起
吃喝、游玩过。曾有同学，说当年我和老许关系
是如何如何的亲密，几乎到形影不离的地步，就
不是事实。他倒是和我们文学社刊物的主编刘
君，关系非同一般。因为我常常看见他们结伴外
出游玩，一起到饭馆喝酒。

大学毕业后，老许供职于一家省报驻本市记
者站，和我的工作单位离得不远，但我不记得他
来找过我没有，我倒是偶尔路过他的单位，进去
坐坐。记不清是哪次，我到他那里闲坐，就听他
说要结婚，心想，他单身多年，现在终于要成
家，作为老同学，我为他高兴，就问他可有什么
要帮忙的没有，他说到时要我给写写喜联，我满
口答应。老许结婚之日，有不少他过去的同学来
祝贺捧场，我当然也在。

不承想，时间不长就传来老许离婚的消息。
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当然也不便向当事人求
证。我想以老许那样的性格，既不能屈人之下以
求全，也不能应对琐事以自处，婚姻归于失败也
就不可避免。老许重归单身，自由无羁，一如从
前。我曾劝他再找一个，他笑笑，未置可否。不
久就听说他处了对象，在本省省城工作。但一晃
数年，并不见他再婚。及和他见面，才知己和女
方分手，又是何故，他既不愿言，我也就不便
问，但我猜度这恐怕多半还是和他性格有关。

这些年，老许孑然一身，东奔西走，萍飘不
定，我因和他联系殊少，也不清楚他都干了些什
么，又是怎样生活的。我的同事老王和老许是高
中同学，有一天他告诉我，老许母亲去世了。我
当即决定和老王一起前去吊唁。在现场，我见到
了听说之后也前来吊唁的大学同学。我们已是多
年不见，彼此容颜仿佛，而已非意气当年。谈及
老许，同学多谓其“还是那种性格，忒不合群”。
于其工作，皆不知其详；对他始终不婚，亦皆不
能理解。

大约两三年前，已久不通音讯的老许，忽然
打来电话，欣喜地告诉我，他原来在网上连载的
一部神话体裁的小说，将结集出版，要我给提提
意见。我这才知道他这些年来竟一直居家写小
说。我因自己不写小说，也读得少，告诉他恐怕
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他却不以为然，还说当年
我给他改的一篇稿子，让他无可挑剔，拍手叫
好。不论有无此事，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不能
不答应下来。稿子转到我手上后，我本着“受人
之托，成人之事”的原则，反复认真阅读，努力
提出修改意见。我原以为尽了一己之所能，虽无
生色之功，亦庶几能使出错减少。但不料，老许
并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些不满。我一时不明其所
以然，后来终有所悟：原来老同学是借让我看稿
之名，来炫耀成绩，并希望我多说好话的。但我
性格老实，不愿人谀，更不愿谀人，只会说老实
话，这就难免让老同学失望了。

后来，老许再有稿子让我看，鉴于上次经
历，除于无关紧要处，略作提示外，不再提什么
意见，这难免仍让老同学失望。“非其人不责以其
事。”不然还能谈得上是老同学之间的谅解吗？

同
学
老
许

□
赵
瑞
峰

我
的
大
学
同
学
，至
今
还
有
联
系
的
，就
只
有
老
许
了
。

因
我
不
好
主
动
联
系
人
，常
常
是
老
许
主
动
联
系
我
。

凡
人
一
叶

元旦刚打开门
小寒就冲了进来

带起的风卷起层层枯叶
上面写着冬天的家书

纸短情长
古典的字迹

只有阳光能够读懂

霜花心事重重
岁末了，诸多心愿未了

河水藏在棉被里
做起奔腾不息的梦

炉火慢炖着炊烟盼了一年
的温馨时光

茶水里
一枝蜡梅挑起春天的预言

把一身风雪留在屋外
进门后

先喝一壶可亲的灯火
暖暖身子

来时的道路
无论坎坷平坦、顺直歪曲

今夜过后
都会被雪填平

我们在肥沃的雪原上
重新出发

离离的劲草
将在肥沃的春天长出

小寒的诗笺
□仇进才

灵蛇献瑞（剪纸） 耿开升 作

这瓜儿我很熟悉，一眼就识得那是38年前“搭救”过我的“花皮脆瓜”：白绿相间的
皮色，疙瘩狼球的表面，大小不一的个头，一看就是农家自种的土货。

黎明时分
在人们的沉睡中
元旦已悄悄推开

岁月之门
当第一缕晨光洒满大地

春的气息
已遍布人间

大街上熙攘的人群
街角处孩子的笑声

随意抛洒着年的味道
把憧憬尽情地释放
将希望怀揣在心中

元旦
是办公室里

键盘敲击的此起彼伏
敲打出梦想与现实的交响

元旦
是庄户人家

摩拳擦掌的运筹帷幄
谱写出五谷丰登的乐章

元旦是一首诗
充满着崭新的韵律

元旦是一幅画
飘溢着清新的色彩

元 旦
□魏有花


